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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民 56 岁，吃饭时能把米饭盛到碗

里 ， 会 将 衣 服 叠 成 一 个 边 角 齐 整 的 长 方

形。跟着看护人去买菜时，他能把一桶油

好好地提在手里，从菜市场一直走回北京

慧灵托养中心大福家服务点。

这 家 为 心 智 障 碍 人 士 提 供 服 务 的 民

办非企业机构，已经创办了 32 年，在全

国 26 个城市中，有 65 个社区服务点。大

福 家 是 北 京 慧 灵 目 前 仅 存 的 两 个 服 务 点

中 的 一 个 。 在 大 福 家 ， 燕 民 年 龄 最 大 ，

其他人大多是自闭症患者，平均年龄 20
岁 出头 。“这些孩子 ”，陈定英这样称呼

他们。

陈定英 是 大 福 家 的 家 庭 辅 导 员 ， 她

口中的“孩子”，包括比她大了很多岁的

燕民。

“心智障碍群体的大龄托养是个社会

问题。现在政府花了很多钱，社会上各种

企业和组织花了很多钱，家长也花了很多

钱，但成效却并不大。”慧灵创始人孟维

娜说，“其中最难受的，还是家长。”

成 年 人 的 看 护 比 小 孩 子
的看护难多了

在 北 京 慧 灵 的 天 通 苑 服 务 点 ，20 多

平方米的客厅里，靠墙摆着一圈沙发。学

员们平均年龄超过了 25 岁，有的坐在沙

发上，口中一直发出意义不明的单音，有

的靠墙站着，一动不动。他们当中年龄最

大的 48 岁，患有唐氏综合征。

卧室里，每个人的床头都贴着自己的

照片，他们需要凭着照片找自己的床位。

午饭时间到了，负责人武桂菊挨个招

呼 每 个 人 吃 饭 。“ 去 洗 手 ”“ 坐 下 ”“ 盛

饭”，她一个接一个发出指令。有的人坐

好了，有的人跑过来抢座位，将近 10 分

钟过去，才终于全部就位。

“也就夜里睡觉的时候，我能休息一

会 儿 吧 。” 武 桂 菊 笑 着 说 。 她 歪 头 想 想 ，

又补充道，“有时候黑天了，要是有谁精

神着不肯睡，我也只能不睡。”

天 通 苑 服 务 点 全 托 寄 宿 的 学 员 有 8
名，大多是自闭症患者。他们的生活勉强

能够自理，“上厕所不用帮忙，但有时得

提醒关门，洗澡需要协助”。

学员们每天的课程包括音乐、绘画、

手语、手工制作等。门口的柜子里摆满了

学员的手工作品。他们会自己制作肥皂，

义卖或送给邻居。

在大福家服务点，每个季度都会举行

一次技能比赛，叠衣服或是扫地。偶尔会

有大学生志愿者来帮忙，一次活动中，志

愿者帮着燕民，把他的愿望写在便贴纸条

上，贴在了许愿板上。

“我要成为拖拉机手。”这是燕民的纸

条。他的梦想旁边贴着其他人的梦想，五

颜六色 。“歌唱家 ”“撕纸家 ”“大将军 ”

“画家”“电脑高手”⋯⋯

最美的一个是“我想成为白天鹅”。

“燕民，你多大了？”陈定英问。

“3 岁。”燕民咧开嘴嘿嘿地笑了起来，

光秃秃的上牙床上留着一颗孤零零的牙。

照顾这些“孩子”时，高士祥会感到

力不从心。

一 个 中 重 度 自 闭 症 的 男 孩 ， 20 多

岁，身高超过一米八，壮壮的。这孩子平

时都很好，有一天正在厨房帮着忙，不知

什么缘故就发了脾气，手里拿着的盘子，

一使劲就掰成了两半。

“他就直接从厨房冲到了院子里，拦

都拦不住，把盘子从大门口丢出去了。我

赶紧往外看，幸好没砸到人。”现在回忆

起来，高士祥都有些后怕。

燕民也曾经发过狂，把桌上的东西都

拨到地下去了，其他自闭症患者偶尔也发

作过。除了伤人，高士祥 也 害 怕 他 们 伤

到 自 己 ， 只 好 “ 艺 术 地 引 导 他 们 远 离 危

险”。他格外强调，绝不能告诉他们不要

做什么。“他本来没想到剪子，你要是一

说 别 碰 剪 子 ， 坏 了 ， 非 得 直 接 奔 着 剪 子

去不可。”

在 工 作 时 的 每 一 分 每 一 秒 ， 高 士 祥

的 神 经 都 是 绷 着 的 ，“ 就 像 特 工 一 样 ”。

“ 成 年 人 的 看 护 比 小 孩 子 的 看 护 难 多 了 ，

也 危 险 多 了 。 小 孩 子 发 作起来，一抱就

抱开了。”

武桂菊也曾经被一个自闭症患儿打到

过，半边脸都肿了起来。那时她刚来慧灵

不久，有一次她随口说，还在考虑回原先

工作的福利院去。

“我后来才反应过来，他其实是不想

让 我 走 ， 但 他 不 会 表 达 ， 只 能 用 打 人 的

方 式 。” 武 桂 菊 回 忆 ，“ 我 们 慢 慢 地 教

他 ， 现 在 这 些 孩 子 们 都 很 平 和 ， 没有暴

力行为了。”

邻居起初不大接纳他们，但近 10 年

相处下来，态度也慢慢转变了。端午节包

粽子，孩子们就给邻居送过去，感恩节送

卡片，元宵节送汤圆。楼上楼下现在关系

都很好。”武桂菊说。房东收他们的房租

一直很低，水电有故障时，小区的物业也

会免费给他们修理。“他们说，要帮助弱

势群体。”

“这些年下来，对他们的行为矫正绝

对是有效果的。”武桂菊说。

“人 群 特 别 庞 大 ，托 养 机
构太少”

2018 年清明节前，北京下了雪。“全

托 ” 和 “ 半 托 ” 的 学 员 们 已 然 陆 续 被 接

走，只剩下智力障碍者燕民和一个自闭症

的男孩，还在一起等“家长”。

他 们 互 不 打 扰 ， 男 孩 在 院 子 里 荡 秋

千，燕民坐在床沿上，捉着一支彩色铅笔

反复涂画。燕民画了房子，画了人，每样

事物的颜色都被他涂得满满的。等他找不

到空间再下笔，就搁下笔，用手指一点点

抠着画纸，沿着自己画出的轮廓，把图形

抠下来。

门铃响了，是哥哥燕祥来接他了。燕

民腾地一下从椅子上弹了起来，直冲冲地

往外走，迎着哥哥。

这位自我认知只有 3 岁的老人，一整

个下午，都没说清楚一句话，却在见到哥

哥时，突然间口齿清晰了起来。

“给妈烧的纸准备好了吗？”燕民嚷着

问。

雪 天 路 滑 ， 燕 祥 开 了 将 近 两 个 小

时 车 。 他 会 把 燕 民 接 回 市 里 的 出 租 屋 。

清 明 的 3 天 假 期 ， 他 们 准 备 一 起 回 老 家

给 父 母 上 坟 。 等 假 期 结 束 ， 哥 哥 再 把 燕

民送回大福家。

他们家兄弟姐妹四人，哥哥姐姐都好

好的，燕民和妹妹却从出生起，就智力发

育缓慢。

在燕祥的记忆中，打小就是父亲在外

面 工 作 ， 母 亲 留 在 家 里 照 顾 弟 弟 妹 妹 。

“他们这个样子，没人照顾也不行啊。”妹

妹是女孩子还好些，弟弟年轻时却很有力

气，有时候发作起来，曾把燕祥身上都打

青了。

2007 年 ， 父 亲 去 世 了 ， 母 亲 年 龄 也

大了，没法子再照顾那两个无法生活自理

的孩子。再后来，燕民被送来这里寄宿。

“ 妹 妹 的 情 况 更 糟 糕 ， 完 全 无 法 出

来 ， 只 能 锁 在 家 里 。” 燕 祥 叹 气 。 2017
年，年过八旬的母亲也去世了，临终前反

复叮嘱燕祥，照顾好弟弟妹妹。

“ 就 算 不 叮 嘱 ， 我 也 不 能 不 管 他 们

啊。”燕祥的语气里透着无奈。

对于母亲的去世，燕民似乎并不能完

全明白发生了什么。半年来，他还会时不

时追着燕祥说：“去医院瞧妈去！”

燕祥解 释 给 他 听 ，“ 妈 不 在 了 ”。 某

一 个 瞬 间 ， 燕 民 仿 佛 有 些 明 白 了 ， 悲

伤 起 来 。 但 过 不 了 多 久 ， 他 又 像 什 么

都 不 晓 得 了 ， 追 着 燕 祥 说 ：“ 去 医 院 瞧

妈 去 ！”

燕 民 每 月 能 得 到 政 府 发 放 的 补 助 ，

大 约 1300 元 。 但 他 每 个 月 在 大 福 家 托

养 的 费 用 就 将 近 5000 元 ， 哥 哥 姐 姐 在

市 区 里 为 他 和 妹 妹 租 房子的钱，也超过

了 6000 元。

“幸好我和我姐现在条件都还不错。”

燕祥说，“但是压力能不大吗？”

燕 祥 还 记 得 ， 最 初 大 福 家 的 收 费 是

1600 元 ， 工 作 人 员 里 也 有 年 轻 又 专 业 的

护理人员。后来物价涨了房租涨了，大福

家的托养费用也不得不跟着涨了起来。但

工作人员的工资没能跟着涨起来，如今，

大福家雇用的大多是上了岁数的员工，虽

然能把人照顾得挺好，却没有什么“专业

护理技能”。

“也没办法，年轻人大概觉得看不到

职业前景，所以就都走了吧。”燕祥猜测

着 说 。 他 盼 着 能 有 个 合 适 的 地 方 托 养 弟

弟 妹 妹 ， 社 工年轻些专业些，但一直没

能找到。

2008 年 ， 国 务 院 关 于 促 进 残 疾 人 事

业发展的意见中说，“鼓励发展残疾人居

家服务，有条件的地方建立残疾人居家服

务补贴制度”。

这是在国务院的政策文件中，第一次

提 到 残 疾 人 托 养 服 务 内 容 和 形 式 。 2009
年 8 月，中国残联和财政部共同下发 《关

于印发<阳光家园计划>的通知》，中央财

政 在 2009 年 到 2011 年 间 ， 连 续 3 年 ， 每

年投入 2 亿元支持大龄智力、精神和重度

残疾人托养服务。

“ （心智障碍） 人群特别庞大，托养

机构太少。而且在一些发达地区才可能会

有这么一些机构，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

还有，专业的陪护人员也不够。”北京师

范大学特殊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刘艳虹说。

爱 星 筑 梦 公 益 的 理 事 长 梁 亚 枬 ， 这

些 年 一 直 在 琢 磨 成 立 大 龄 心 智 障 碍 群 体

托 管 公 寓 这 事 。 她 从 2013 年开始参与自

闭症儿童的公益活动，已长期帮扶 378 组

家庭。

几年下来，很多她长期关注的孩子长

大成年了，家长们操心 的 问 题 ， 从 如 何

教 育 陪 护 ， 慢 慢 成 了 如 何 帮 孩 子 就 业 、

走 向 社 会 ， 又 渐 渐 多 了 对 更长久的未来

的担忧。

“很多孩子都是独生子，如果家长在

生前没有对遗产作出安排，比如意定监护

之类的，很可能身后孩子没有人管。”梁

亚枬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2021 年 8 月 ， 一 位 自 闭 症 孩 子 的 母

亲突然去世了，几经辗转，这个 14 岁的

孩子被送到了梁亚枬这里。梁亚枬就此下

定了决心，与其他爱心人士一起，筹资租

下了一处 500 多平方米的房屋，成立了天

津 头 一 家 心 智 障 碍 者 集 体 宿 舍 “ 星 公

寓”。目前，公寓里年龄最大的一位自闭

症患者 37 岁。

梁亚枬理想 中 的 模 式 ， 是 一 种 类 似

家 庭 式 的 养 老 公 寓 ， 每 个 家 庭 单 独 一

户 ， 父 母 可 以 带 孩 子 一 起 来 居 住 养 老 。

机 构 里 除 了 固 定 的 工 作 人 员 提 供 服 务 之

外 ， 家 庭 之 间 也 会 形 成 互 助 。 当 某 一 户

的 父 母 不 在 了 ， 其 他 住 户 的 父 母 也 能 帮

着照应一下。

“其实，我们跟全国这个行业内的同

行会互相交流，现在大伙儿都处在探索的

状态。家长们也在探索，比如财产信托、

意定监护、买保险之类的。大城市在这方

面可能走得更远一些。”梁亚枬说。

“ 万 一 哪 天 我 撑 不 下 去
了 ，也 只 能 送 他 们 去 养 老
院 了 。”

刘 艳 虹 教 授 注 意 到 ， 相 比 自 闭 症 儿

童，“大龄”自闭症患者这个群体，“被忽

视了”。

“大龄患者的庇护性就业，我们的政

策 已 经 提 到 ， 比 如 说 关 心 、 支 持 特 殊 教

育 。 但 具 体 怎 么 样 去 关 心 支 持 ？ 实 际 操

作 起 来 遇 到 的 很 多 事 情 ， 需 要 更 多 政 策

细 节 。 比 如 残 疾 人 按 比 例 就 业 ， 但 企 业

如 果 不 让 他 们 就 业 ， 宁 可 缴 保 障 金 ， 这

种 情 况 应 该 怎 么 应 对 ？ 有 没 有 其 他 措

施 ？ 就 是 不 落 实 的 话 ， 你 要 怎 么 样 应

对？”刘艳虹说。

据 刘 艳 虹 解 释 ， 目 前 国 内 机 构 的 数

量，远远满足不了家长的需求。现有的免

费机构大多也无法提供寄宿服务，对许多

家长来说，问题并没有解决。

2017 年，北京慧灵的 5 个服务站陆续

关闭了 3 家，只剩大福家和天通苑服务站

还在运营。关闭的那 3 家原本在东四十二

条、东直门北小街和方庄，每年不断攀升

的房租，增大了运营成本。

燕祥也会想，如果有一天，自己走在

了弟弟妹妹前面，他们的日子该怎么办。

他留意过免费 的 公 立 养 老 院 ， 尽 管

对 燕 民 这 类 生 活 无 法 完 全 自 理 的 重 度 智

力 障 碍 患 者 来 说 ， 那 些 机 构 限 于 条 件 ，

很难照顾周全，但那是燕祥唯一能想到的

兜底方法。

“万一哪天撑不下去了，也只能送他

们 去 养 老 院 了 。” 燕 祥 的 声 音 沉 重 了 起

来，“最好的情况就是他们先走。”

中国残联教育就业部社会保障处副处

长张瑶，对自 2007 年以来我国的残疾人

托养服务有关政策文件进行了梳理。她在

《我国残疾人托养服务政策的变迁》 中写

道，残疾人托养服务“通过纳入基本公共

服务得到发展”，但也“尚存在一些亟待

解决的问题”。比如，由于区域发展的不

平衡，“建立全国统一的支持政策和服务

标准有较大难度”。

张瑶在论文中写道，将来根据残疾人

功能障碍程度的不同，托养服务可能会重

点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是将托养服务纳

入就业的总体框架，为就业年龄段智力、

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实现辅助性就业和

支持性就业提供支持的基本公共服务；二

是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相结合，提供护理

照料为主的基本公共服务。”

26 个孩子的终身托养

慧 灵 的 创 始 人 孟 维 娜 最 早 在 1985
年 ， 就 想 办 一 个 心 智 障 碍 人 士 托 养 机

构 。 当 时 ， 她 创 办 的 机 构 叫 广 州 至 灵 学

校 ， 服 务 的 对 象 也 不 是 后 来 的 大 龄 患

者，而是孩子。

“ 那 时 没 有 网 络 ， 仅 仅 凭 着 口 口 相

传，就有好多家长带着孩子来了。”孟维

娜 由 此 感 受 到 ， 家 长 在 这 方 面 的 需 求 有

多大，“还有更多家庭没有这个条件送来

的呢。”

她 照 顾 这 些 孩 子 的 生 活 起 居 ， 安 排

康 复 训 练 。 5 年 以 后 ， 这 些 孩 子 中 的 一

部 分 长 大 了 ， 不 再 符 合 至灵最初设定的

年龄要求。

但孟维娜觉得，没法就这样让他们离

开 。1990 年 ， 慧 灵 托 养 中 心 成 立 了 ， 这

次，服务的对象包括成人。

“现在在我们这里待得时间最久的已

经 30 多年了。有一些疾病，患者平均寿

命也就到 40 多岁，我们一直照顾这类疾

病的孩子直到去世。”孟维娜说。

1996 年，孟维娜尝试着和 26 个家庭

签订了“终身托养协议”，每个家庭一次

性向慧灵支付 10 万元，这 26 个孩子的后

半生，从此都交由慧灵照管。

“当时用这笔资金，我们直接把这几

个院子买下来了。”孟维娜说。

20 多 年 过 去 ， 当 时 签 订 终 身 托 养 的

26 个人，仍然生活在广州市白云区天鸿

花园的一处院落中。他们有的家长早已不

能再照顾他们，有的家长甚至已经过世。

当中有两人年龄已近 70 岁，最年轻的都

已经过了而立之年。

这个小院子成了他们的家和依托，枣

红色的栅栏和大门，圈出一个平静的小世

界。家里人偶尔会来探望，逢年过节也会

接他们回家。这些年下来，小区的居民早

已经与他们熟识，进去出来碰见了，还会

打声招呼。

但他们是慧灵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

“终生托养”的会员。

“这些年运营的成本越来越高，他们

的 开 销 每 年 都 在 增 加 ， 上 了 年 纪 以 后 ，

还会增加医疗费用。最近几年，这 26 个

人 每 年 的 总 支 出 都 在 100 万 元 以 上 。 所

以 我 们 后 来 就 没 有 再 进 行 这 个 项 目 。”

孟维娜说。

2017 年 5 月 ， 广 州 越 秀 区 一 位 83 岁

的 母 亲 ， 在 辛 苦 照 料 心 智 障 碍 的 儿 子

40 多 年 后 ， 由 于 担 心 自 己 一 旦 去 世 ，

儿 子 就 会 没 人 看 顾 ， 最 终 选 择 将 家 中

的 60 多 粒 安 眠 药 ， 亲 手 喂 给 了 46 岁 的

儿 子 。 这 位 母 亲 被 判 处 有 期 徒 刑 三

年 ， 缓 刑 四 年 。 今 年 10 月 ， 越 秀 区 人

民 法 院 发 布 公 告 ， 原 判 三 年 有 期 徒 刑

将 不 再 执 行 。

“她和我们就在同一个区，相隔没几

公里。”这条新闻也让孟维娜揪心，“如果

我们多做些宣传，让她知道可以把孩子送

过来托养，我们会好好照顾，也许，就不

会是这样悲惨的结果了。”

据孟维娜介绍，慧灵目前在全国大部

分城市运营状况都很好。在杭州和大连，

政府免费提供了场地。在西安，某区政府

以购买服务的模式给慧灵提供补贴。相比

之下，北京和上海等超一线城市运营更艰

难些。

“大城市物价和房租更高，还有一些

政策的原因。”孟维娜提到，上海慧灵的

服务点经常被邻居投诉扰民。

在大福家的工作人员高士祥来看，这

样的成人托养服务“不是小事”，是一个

“很大的社会投入”，单个的家庭或是爱心

机构，都是“难以承担的”。

2015 年 《中国自闭症教育康复行业

发展状况报告》 里，大龄自闭症者的就业

及 养 护 ， 成 为 90.8% 的 患 者 家 庭 最 为 担

忧的问题。2017 年 4 月 1 日，《中国自闭

症教育康复行业发展状况报告Ⅱ》 蓝皮书

发 布 ， 目 前 中 国 自 闭 症 患 者 预 计 超 过

1000 万人。

五彩鹿自闭症研究院院长孙梦麟是蓝

皮书的编委会主任，她告诉中青报·中青

网 记 者 ， 大 龄 托 养 问 题 近 些 年 越 来 越 凸

显。上世纪 80 年代初，最早的 4 例被确诊

的自闭症儿童被首次报告。现在，我国诊

断出的第一代自闭症儿童，平均年龄已经

40 岁左右。这些人“90%以上，都在家里

或其他地方关着”。

“其实，自闭症患者中有 80%左右的

中度，15%左右的轻度，如果能早点进行

干 预 和 康 复 性 治 疗 ， 是 能 够 做 到 生 活 自

理 ，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也 可 以 融 入 社 会 的 。”

据孙梦麟介绍，一方面早年的治疗意识和

手段有限，另一方面，比起当前大龄自闭

症患者的数量，养护、安置机构不够多，

无法满足这些家庭的需求，使得这个群体

处境艰难。

孙 梦 麟 建 议 ， 应 该 用 “ 生 命 全 程 ”

的 视 角 来 看 待 包 括 自 闭 症 在 内 的 心 智 疾

病。“生命全程”指以一个患者的生命周期

为视角，从早期诊断和干预、幼儿教育、长

期的就业培训，到托养、养老等各个环节，

全方位考量，提供社会支持。

三十年前的家长走过的弯
路，现在的家长不要再走一遍

“许多企业宁愿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也不愿意招自闭症患者。”据孙梦麟

介绍，庇护性就业目前在我国的推广情况

不是很理想。

她创立的五彩鹿自闭症研究院里，目

前有一位员工就是自闭症患者，今年也已

经 20 多岁，情况大约是“中度”。

“这个女孩子的各种奖状和证书，能

把我的办公桌都铺满。”孙梦麟用感慨的

语气描述，“她的家长太不容易了，付出

了很多。”

然 而 这 个 女 孩 子 抱 着 满 满 一 怀 的 证

书 ， 却 连 续 几 年 ， 辗 转 了 许 多 家 用 人 单

位，都求不到一个谋生的岗位。

用孙梦麟的话说，这个女孩属于“收

到一个指令，做一个工作”。她不会跟同

事打招呼，严苛地守 着 上 下 班 时 间 ， 提

前 5 分 钟 都 不 肯 走 。 她 也 无 法 自 发 地 开

始 工 作 ， 必 须 有 旁 人 全 程 指 挥 。 尽 管 她

能 把 收 到 的 每 个 指 令 都 做 好，但“其他

单位肯定不会想要这样的员工，他们宁愿

缴保障金”。

孙梦麟也提到，相较于这个女孩子的

情况，重度的自闭症患者是无法在社会上

工作的。这部分人群更需要的，是托养和

康复机构。然而我国目前的自闭症康复机

构大多只给儿童提供服务，面向成人的法

律、物质、政策保障都较少。

在国外，英国、美国、日本、澳大利

亚等国家的残疾人托养保障机制起步更早

更健全。美国自闭症成人的居住服务包括

支持性居住、监管式居住、小组家庭、农

场式居住和中间照顾之家。英国 65 岁以

下，行动困难或残疾程度较重的残疾人，

每周能拿到 100 英镑左右的生活津贴。在

澳大利亚，社区的专业社会护理组织会提

供上门居家护理和日间照看，费用由政府

与社会组织直接结算。

孙梦麟还认识一些家长，想要模拟日

本的“榉之乡”模式。

1985 年，日本有 10 位自闭症患儿家

长一同建立了一个小镇，自闭症患者在这

个镇上生活、学习，工作，被称为心智障

碍人士的“桃源乡”。目前，国内已经出

现了一些类似的自闭症小镇。

但孙梦麟认为，“榉之乡”模式并不

具备普适性，显得有些“奢侈”。相比之

下，社区托养或许更符合大多数患儿家庭

的需求。

刘艳虹教授是 《美国自闭症谱系障碍

成人就业和养护的特点及启示》 的作者之

一。论文中称，美国政府会给受自闭症困

扰的家庭提供“喘息服务”。

“ 在 一 些 国 家 ， 以 及 中 国 香 港 、 台

湾，喘息服务的做法都是很普遍的。”刘

艳虹教授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如果

家 长 选 择 自 己 照 料 成 年 的 重 度 自 闭 症 患

者，可以在指定的时间，把患者送到指定

的地方短时间托养，这段时间家长就可以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给自己放松一下。另

一种方式是由志愿者上门。喘息服务一般

是由政府或其他公益机构免费提供，也有

少部分是由营利的机构收费提供的。

“总之是要把家长暂时解放出来，你

想想，一个家庭里有这样一个人或者一个

孩子，家长是需要 24 小时照顾的，这种

艰 苦 这 种 压 力 ， 长 期 下 来 人 会 受 不 了

的。”刘艳虹说。

“如果能建立信托基金制度，那么对

这些家长来说，即使自己去世了，孩子的

未来也能有保障。”孙梦麟说。

孙 梦 麟 希 望 ，30 年 前 患 儿 家 长 走 过

的弯路，现在的家长，不会再走一遍。

自闭症孩子老了，可父母更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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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民在画画。

上图、右上：爱星筑梦公益组织的活动。 采访对象供图

右中：不再是孩子的“孩子们”有个梦想。

右下：慧灵托养中心的照片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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